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訪問）

東南亞熱帶種原蒐集

印尼植物保育研究中心-Bogor植物園訪問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姓名職稱：胡維新 研究助理

派赴國家：印尼

報告日期：2008.2.12
出國時間：2007.11.8 — 2007.11.17

摘 要

東南亞地區生物資源豐富，加上和台灣有密切的地緣關係，因此台灣民間苗商，每年利用不同管道自東南亞引入種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設有熱帶雨林溫室，開園迄今並無建立屬於自己的熱帶物種引種渠道，因此希望透過正式參訪，洽談長期合作，合法取得種原，對科教、展示和未來研究都有正面助益，因此選擇南亞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印尼Bogor植物園為合作的對象，此行除順利採集到亞洲雨林最具代表性的龍腦香科植物，該園並且同意每年提供30種植物進行交換，同時參觀Bogor植物園、Cibodas植物園和Bali植物園經營現況，提供必要資訊，供館內同仁未來赴印尼研究調查注意事項之參考。
【關鍵詞】熱帶種原、保育、Bogor植物園、熱帶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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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植物保育研究中心-Bogor植物園訪問報告

胡維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植物學組 研究助理

一、訪問目的：
印尼科學研究所（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LIPI）為印尼最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機構，LIPI底下設有不同的科學研究中心，包含人文、社會、政治、經濟、地質、天文、生物等各種領域，其中與我此行最有相關的中心就是：植物保育中心（Center for Plant Conservation），其所掌管的就是印尼的植物園系統，而植物標本館則是屬於生物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Biology）的植物組（Botany Division）轄下的一個部門，因此植物園跟標本館是分屬不同的中心（Center），這跟世界上多數國家植物園包含了主要標本館有所不同。

植物保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Plant Conservation）嚴格來說指的就是印尼植物園系統，印尼為全球熱帶雨林重要分布國之一，同時也是生態及植物多樣性重要的熱點，有鑒於熱帶雨林嚴重的遭到破壞，生育環境的改變造成物種消失的連鎖反應，植物園的活體蒐藏就扮演物種區外保育（ex situ）的關鍵角色，植物園本身就是區外保育的中心，因此植物保育研究中心下轄四個植物園，包括Bogor（West Java）、Cibodas（West Java）、Purwodadi（East Java）和Bali（Bali island, East Indonesia）植物園，植物保育研究中心的總部設於Bogor，中心主任同時也是茂物植物園（Bogor Botanical Garden）園長和上述這些植物園共同的首長，目前的園長是Dr. Irawati女士，是協助及接待我訪問印尼主要的人。
印尼植物園系統下轄的四個植物園，分別代表各自不同地理位置上的生態特色，Bogor展現的是熱帶低地潮濕氣候的植物特色，Cibodas代表的則是熱帶1000公尺的生物相，Purwodadi是東爪哇較乾環境的生態特色，Bali植物園則蒐集印尼東部中海拔地區的代表物種，各園依其所在位置及環境特色發展成為區域的物種蒐集中心。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設有熱帶雨林溫室，蒐藏、展示熱帶地區代表性植物一直為園區經營重心，長期以來都以他人引入台灣的物種為蒐藏，其來源不外商業栽培者或是業餘玩家，如何建立自己的合法引種渠道，進而選擇更具研究教育價值的物種，特別是這些屬於東亞的植物元素，應是在科博館工作的植物學研究人員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因此本次除觀摩植物園經營管理經驗，並採集雨林代表性物種回台栽植，最重要的是洽談長期種原交換，同時提供館方未來雙方長期合作的評估建議和可能遭遇的困難，除此之外，Bali植物園為印尼秋海棠種原蒐集中心，特別是Petermannia（等翅組）是本館秋海棠蒐藏較為缺乏的類群，因此希望透過訪問，可以採集或洽談物種交換。
二、訪問過程：

1、茂物植物園建園歷史：
該園創立於1817年，迄今已有190年歷史，是由一位德裔荷蘭人C. G. C. Reinwardt所建立，原始名稱為 ’s Lands plantentuin，Reinwardt不但是一位植物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化學家，Reinwardt 44歲的那年，也就是西元1817年被任命為爪哇和鄰近島嶼農業貿易、藝術和科學的主任，由於Reinwardt本身喜歡進行植物調查，特別對爪哇原生而且具醫藥用途的物種感興趣，便興起將植物引種在同一個地方的念頭，因此Bogor植物園便在這樣背景下逐步形成，後來Bogor甚至發展成全印尼農業以及園藝的中心，西元1817年5月沿著皇宮四周的47公頃土地即為現今植物園所在，因此茂物植物園就是茂物市的中心，現今的都市都是圍繞著植物園而形成，Reinwardt從1817至1822年擔任園長期間共引進900種植物栽培於植物園，這一份引種清單到今天仍然是植物園內重要的引種紀錄，著名的植物分類學家C. L. Blume（目前有一份植物分類期刊就是以Blume為名）也曾在1822-1826年擔任植物園園長，並在1823年出版了植物園第一份名錄，紀錄914種植物。
1830年開始由Johannes E. Teysmann經營植物園長達50年，其最大的改革是在1837年起，將植物園的植栽依據植物科別重新移植歸類，即便圖書館或標本館重新歸類，都是一件耗費人力的大事，更無法想像當年移植這些樹木工程是多麼浩大，也因為這樣，在植物園裡可以看到許多掛有紅色標牌上面紀錄西元年的巨木，就是那一株樹當年重新移植的年代，1844年再版的名錄已經增加到2800種，Teysmann在任期間從馬來半島、西非及印尼其他島嶼引進許多經濟作物，如鳳凰木、油棕、樹薯等，到現在很多都是當地重要的觀賞或經濟糧食作物，1852年引入奎寧（quinine）作為治療瘧疾的要用植物。
1880年擔任園長的Dr. Melchior Treub在往後的30年將Bogor植物園轉型成為一個世界性科學研究中心，特別是農業部份的研究，雖然在1900年至1945年間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但在30年代之前受惠於東印度公司良好的財物狀況，植物園也得到源源不絕的支持，新的實驗室不斷擴充，來訪的科學家倍增，植物園已成為當時世界重要的科學研究中心，由於活體蒐藏不斷增加，因此1927年在Ciliwung河（該河貫穿整個植物園的中心，將植物園分為面積相仿的兩半，雅加達為該河的下游地區）的東岸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東擴計畫，目前的水塘、溼地、茶屋、Astrid大道、植物園咖啡廳（Café Botanicus）都在當年建成，Astrid大道是用來紀念1928年比利時公主Astrid與其夫婿Leopold王子到植物園度蜜月而命名。
1930年Dakkus出版了一本詳實的植物園名錄，這一分名錄並分別在1957、1963兩次更新再版，30年代以後植物園財務狀況變差，研究、管理都受到嚴重影響，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隊在1942年進入Bogor，兩位與台灣植物分類研究關係深厚的植物學者大井次三郎（T. Nakai）和金平亮三（Kanehira）被派往Bogor，前者擔任植物園園長，後者擔任標本館館長，兩者合力阻止日本軍隊砍伐園區龍腦香科巨木及竊取標本館標本，不過當戰後植物園重新開放，原先栽植於園區的大王花（Rafflesia）已經遺失，園區工作人員曾嘗試重新引種，可惜都沒有成功。
二次戰後，印尼於1949年獨立，由於政治情勢不穩連帶植物園也經歷一段人員及經費短缺的時期，一直到1967年蘇哈托政府上台，才有較多的經費得以從事教育推廣及科學研究工作，經過兩次的Repelita五年計畫，植物園才得重新整建、更新，不過從1942年日本人入侵開始到1967年，植物園有整整25年時間，處在欠缺人力物力的狀態下慘澹經營。
2、印尼植物保育中心 - Bogor植物園的現況和組織架構
Bogor植物園面積87公頃，行政區劃屬於印尼西爪哇省，位於東經106°32´南緯6°37´，距離印尼首都雅加達南邊60公里，海拔215公尺至250公尺，年均溫21.4℃至30.2℃，2006全年降雨2628公厘，降雨日數高達220天，因此有雨都（Rain City, Kota Hujan）之稱，是標準熱帶低地氣候。
植物保育中心-Bogor植物園園長下分四個部門，分別為Ex situ Conservation Division、Functional Cluster、Administration Division和Cibodas、Purwodadi、Bali ”Eka Karya”三個外派的獨立植物園，Administration Division主要掌管行政業務，下面再細分為：
（1） Subdivis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Subdivision of General Office Management

（3） Subdivis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4） Subdivision of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與我此行互動較為密切的Ex situ Conservation Division，底下則分為：
（1） Subdivision of Collection Maintenance：主要掌管園區清潔、植栽維護管理等日常性事務。
（2） Subdivision of Collection Registeration：主要負責植栽登錄作業，這是一個現代化植物園非常重要的一環，從前文Bogor植物園的建園歷史可以知道，Bogor植物園在百年前就已經開始製作名錄，並且計畫性的分區進行植栽的管理，其出版的名錄（Astuti et al., 2001）詳實的記載植物在園區分佈的位置，依據部門負責人Ir. Rismita Sari小姐的說明，包含園區新種植栽栽植的位置，都是由這個部門選定後，再交由現場執行。
（3） Subdivision of Selection and Propagation：主要為苗圃及採種繁殖部分，該園採集園區種子進行育苗工作，同時將苗木販售給一般社會大眾，據他們表示可增加植物園的財政收入，同時可以將許多稀有物種透過這個管道分散到社會大眾的生活中，兼具綠化與保育的雙重功能。
（4） Subdivision of Plant Reintroductuion：這是一個專門執行復育的部門，透過與地方政府合作，設立新的植物園，提供設立這些新機構人員、技術訓練，必要時協助收集建園所需的植物材料，下文將在另一章節提到Research Center for Biology中Cibinong計畫，部分材料就是由此一部門所提供。
印尼為世界三大擁有大面積熱帶雨林的國家之一，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物種中約有10％在印尼發現，其植物多樣性之高，每公頃可以出現200個以上不同的樹種（Whitemore, 1985；Levelink, 1996），依據Astuti等（2001）出版的名錄，Bogor園區共栽植13433個有紀錄的活體蒐藏，分屬212個科1242個屬3383種，其中有1830個植栽迄今無法鑑定到種，這些數字數不包括原生蘭和園藝栽培的觀賞植物，對照LIPI出版的植物園發展計畫（LIPI, 2005-2009），Bogor植物園現有蒐藏應超過10000種以上。
3、Bogor植物園的主要展示

由於園區遼闊，因此植物園透過詳細的分區系統來管理園區的植栽，這一套系統同時也應用於遊客的導覽，步道系統的規劃，因此各區地面均設有白底紅字的水泥石墩（圖3），並以羅馬數字顯示區位，其主要區域可分為下列幾項：
（一）主要入口及橄欖樹第一大道（Canarium Avenue I）
Bogor植物園主入口從立有兩尊半人半象的門柱開始，經過收費停後映入眼簾是兩排成林巨木的「橄欖樹第一大道」，左側10公尺處立有一座顏色鮮豔的植物園分區地圖（圖4），提供遊客重要景點、植栽位置及方位，整個橄欖樹大道共有450公尺長，由入口綿延至皇宮的背面，栽植的樹種是Canarium vulgare，原產於印尼東部的蘇拉威西、Maluku等島嶼，核果穿洞可作成鑰匙圈，園外商家當紀念品販售，於1830年代由Teysmann引入栽種，橄欖樹上則布滿天南星科的爬藤植物，充滿了濃郁的雨林氣息，遮天蔽日的參天巨樹，確實讓人感受到一座歷史悠久植物園的雄偉氣勢，這種氣勢是歲月堆積而來，讓我深深感到樹大真是美，由於Bogor植物園名氣響亮，因此吸引不少國際觀光客前來（圖3），我在植物園期間就常看到西方的觀光客聆聽解說，參觀園區，因此園區的大型解說牌多是印尼文和英文並陳（圖6），方便外國遊客了解植栽展示內容。
橄欖大道盡頭是眺望皇宮背面最佳地點，皇宮並不對外開放，皇宮最早的建築在1745年建成，但毀於地震，現有建築則是在1834年於原址重建而成，外圍的庭園是Tomas Stamford Raffles爵士在1811到1816年擔任爪哇總督期間所蓋，採用英式庭園的設計風格，當年甚至從英國邱園（Kew Garden）請了兩位設計師前來協助建造，庭園中目前飼養大量梅花鹿，則是由印度引進。
（二）耐陰植物區和Teysmann Garden：
橄欖樹第一大道右側XI.B區呈現的是原始林的景觀（圖 9），高聳入雲的冠層，層次分明的森林，是熱帶雨林典型的林相特徵，鬱閉林下栽植許多耐陰性植物如百合科、竹芋科和薑科植物，其中魔芋屬（Amorphophallus）的9個種也栽植在這一區，當然包括Bogor植物園的鎮園之寶巨花蒟蒻（A. titanum），巨花蒟蒻原產印尼蘇門達臘島，花序高度可達1.8公尺以上，在開花的時候，會散發一股類似屍臭的味道，印尼文名稱叫做「bunga bangkai」， bunga 是「花」的意思， bangkai 是「屍體」的意思，因此又有「屍花」之稱，在Bogor植物園每3-5年會開花一次，每次開花都會吸引媒體報導，並有大量遊客專程到園參觀，是植物園的大事，可惜今年並不開花。
森林旁的開放空間即為Teysmann Garden，Teysmann Garden建於1889年，是為紀念曾擔任園長的Johannes Teysmann，採對稱形式配置，是典型的歐式庭園
（三）竹類園：
竹類是東南亞地區重要且具代表性的一群植物，Bogor植物園共蒐集51種竹類植物，包括原產緬甸及泰國世界上最大的荖濃巨竹（Dendrocalamus gigant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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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Bogor植物園的竹類園。
（四）木本植物栽植區：
前文提到Bogor植物園曾在1837年將園區植栽重新依照科別分區定植，因此現有木本植栽就是依據這個架構發展而來，許多植栽都有百年以上歷史，紀錄上最老的一棵植物，是栽植於1832年的荔枝樹，巨木參天是這個區域的特色（圖12），成群的大樹就是植物園悠久歷史最佳寫照，所有代表熱帶雨林植物形相的特徵，如藤蔓、幹生花、板根、支柱根等等，處處可見，是植物學研究的天堂，木棉科、山欖科、桃金孃科、桑科、豆科、藤黃科、馬鞭草科、無患子科、楝科、梧桐科、茜草科等熱帶起源的植物展示於園區之中，許多種類都是重要的商用木材，其中最優勢也是東亞地區最重要的用材樹種就是龍腦香科植物，也是我此行重要的採集目的之一，Bogor園區目前栽植最老的龍腦香科植物是於1870年所植。
龍腦香科植物為東亞熱帶雨林最具代表性的優勢樹種，全世界約有580種（Heywood, 1993），Bogor植物園就種了58種，佔總數的十分之一，其木材細緻，樹幹通直，為全世界闊葉樹的重要用材樹種，台灣早期家具、合板業通稱的「南洋材」，多數指的就是龍腦香科植物，龍腦香科植物原本不在Bogor植物園的交換名錄之中，園長Dr. Irawati特別准許我可以採集任何所需的龍腦香科材料藤蔓。
（五）蘭花展示及苗圃：
蘭花展示及栽植區位於Ciliwung河右岸，屬於植物園1927年新增區域的一部分，雖然是「新增」區域，但也有80年的歷史，因此幾乎分不出新舊，蘭花在Bogor植物園是重要蒐藏項目，整個展區及苗圃有完整紀錄的野生活體蒐藏超過500種，當然仍有為數眾多的未知種類，負責人Sofi Mursidawati小姐曾留學澳洲，具有植物組織培養背景，據她表示荷蘭萊登植物園東南亞蘭科植物分類世界權威Dr. De Vogel, E. F.（註1）每次到她們苗圃，材料帶回荷蘭後總會發表一些新種，苗圃儼然就已經是一座大寶庫。
Bogor植物園蘭花展示與保存可再細分為幾個區塊：
（a）對外開放展示溫室：為一棟2樓挑高的主建築連結兩個溫室展場，主建築包含票亭、解說面板及紀念品書籍販售，左右兩側各有一棟展示溫室，以模擬自然環境呈現，搭配觀葉草花配置而成，常設及依花期更替各半。
（b）不對外開放室內溫室：此一溫室以展示方式呈現，卻是不對外開放，不論面積、呈現技巧、物種豐富度均遠優於收費展示的部分，曾詢問負責人Sofi Mursidawati小姐是否未來會開放參觀，她表示短期並無此打算。
（c）苗圃：植物園野外採集的蘭科材料都會送往此處集中管理，每天有20人負責管理及照顧蘭花的展示及蒐藏，整個苗圃整理的非常完善，吊牌標示清楚，盆內或吊掛的蛇木板見不到雜草，物種擺設、歸類都經過考量，景然有序的程度遠遠超出我的想像，就是因為有了這些完善的管理、紀錄，才可以利用這些材料進行進一步的科學研究。
（d）不對外開放的戶外展區：估計面積超過2公頃，利用成林的大樹作為天然的遮蔭，清除下層小喬木進行露地栽培，雖然沒有新加坡植物園那樣的豐富精緻，卻有異曲同工之妙，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許多素材跟我們現有的露地栽培種類是英雄所見略同，如鶴頂蘭、苞舌蘭、竹葉蘭，均大量應用於叢植、路徑旁的配置，其他如萬代、鐵力士等種類也非常豐富，本館離職的張正博士多年前和我討論植物園區蘭花配置種類，與Bogor用的種類幾乎一模一樣，除了佩服張博士的眼光，也顯示凡事需要尊重專業，認識植物是一種專業，但繁殖、展示和長期維護、管理的觀念是另一種專業，專業的組合自然可以將最佳的狀態呈現出來，現代科學分工與重組的結果，遠比單一個人自認什麼都知道要強太多。
（e）組織培養室：據Sofi Mursidawati小姐表示，組織培養實驗室是植物園最花錢的單位之一，就我們的標準來看其設備相對簡單，技術水平遠落後我們現有組培實驗室，不過去除財政的因素，如空調溫度的管制，藥品、文獻蒐集的限制，該實驗室運作仍是中規中矩，共有4個人力負責定時繼代，為解決經費問題，實驗室亦配合園方要求販售印尼原生蘭花瓶苗，每年販售的種類與數量由園方決定後對外公布價格，2007年共提供33種瓶苗供外界訂購，這是取得印尼原生蘭的一個合法管道，組培瓶苗又可以減少檢疫的困擾，未來如欲蒐集印尼蘭科植物，經費上許可，可以用購賣、挹注實驗室發展等各種方式提供協助，以其苗圃蒐藏的質與量，種類應該還有協商空間。
（六）棕櫚及露兜樹區：
    棕櫚園分為兩個部分，一在Teysmann Garden及竹類園旁，大部分則位於主入口右側斜坡上，棕櫚園旁邊就是露兜樹科的植物，全園已知的棕櫚科植物共有288種，包括本館植物園也有蒐藏原產塞席爾群島的海椰子（Lodoicea maldivica）。
（七）植物園咖啡廳、Astrid大道和水塘：
    植物園咖啡廳是眺望森林樹冠層最佳的地點，每天傍晚5:00至晚上9:00植物園特別開放第二入口，讓享用咖啡廳晚餐的遊客經Astrid大道進入餐廳，植物園人員表示，植物園咖啡廳是Bogor當地上流社會的人士非常喜愛的用餐地點，植物園安排我住宿的guest house就位於植物園第二入口旁，據我觀察每天傍晚進出的人車，確實跟植物園外頭的平民百姓有些不同，植物園咖啡廳坐落在植物園圍牆邊，園內寧靜、悠閒、綠草如茵，一牆之隔的市街確是擁擠、吵雜、一片混亂，牆內牆外如同兩個世界，來植物園咖啡廳消費的士紳跟街頭的乞丐近在咫尺，卻像活在天堂和地獄。
Astrid大道中間栽植的是美人蕉（Canna），兩側是1931年所種植的貝殼杉（Agathis dammara），盡頭的大草坪是遊客最喜歡駐足的地點，連接一旁的水塘，展示睡蓮、大王蓮等熱帶水生植物，Bogor植物園內有為數不少的水塘，栽植過水生植物的都知道，在熱帶地區水塘不管理，在很短時間內即會雜亂不堪，喪失原先設計的風貌，不過該園的水塘都能維持視覺景觀的品質，在一個假日過後，我恰好捕捉到植物園工作人員正在清理池內植栽的情形，園內擁有相當面積的水塘，每一個水塘都能維持不雜不亂，實在不容易。
（八）苗圃：
    Borgor植物園悠久的建園歷史及豐富多樣的活體蒐藏，光是採集園區種子所生產的樹苗，質量都相當可觀，因此前文提到Bogor植物園所生產的苗木除提供其他政府單位所需，有相當比例是對外販售，所得為植物園重要財政收入之一，因此生產成本為必須考量因素，苗圃的操作比較類似傳統林業育林模式，使用河沙為基質的苗床，利用塑膠袋育苗，介質為自行調配的傳統土壤，跟台灣園藝界使用的方式不同，但卻與林業的苗圃一樣，雖然粗放，但可降低成本，且利於大量生產，培育生長期較長的木本植物，因此每一個學科經過長期累積發展出的作業模式必有其道理，台灣近年造林萎縮，類似苗圃已不多見，但是否如部份園藝背景的人所說，粗放苗木生產就是落伍甚至是「錯誤」，這樣的觀點似乎有些偏頗，應該要視目的或是材料特性選擇適當模式才比較客觀。
（八）其他主題展區：
   植物園面積遼闊，除了上述幾個比較重要展示區域之外，還有如墨西哥植物園、蕨類植物園、藥用植物園、蘇鐵區、樟科植物區和橄欖樹第二大道，及散據各地的香料植物和熱帶果樹，短暫幾天的停留，扣除每天午後準時報到的傾盆大雨，實在很難深入一一了解。
4、茂物植物園經營現況及種原交換：
Bogor植物園員工總數約300人，負責維護及日常運作，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機構，部份人事成本就是由育苗所得支付，除了園區日常運作，植物園本身每年會有一組人至印尼全國各地進行採集，受到經費不足的限制，採集日數限定在一個月以內，印尼共有一萬多個島嶼，許多地區交通非常不便，據他們表示這樣的人力與時間其實是非常不足的，但礙於經費也無可奈何。
荷蘭萊登標本館（Leiden）憑藉過去殖民時期採集基礎，縱使二次戰後並無大規模的野外調查，Flora Malaysiana迄今仍然持續出版，目前雖然已無殖民時期那樣條件與時空背景，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投入人力物力與對方合作，選擇特定小區域或是有興趣的分類群，在互利的基礎上長期經營，甚至提供獎學金鼓勵當地年輕學子來台灣求學，對於增加東亞熱帶雨林的蒐藏是有相當助益，因為熱帶地區的資源實在太豐富了。
此行從Bogor帶回27種的種子，園長Dr. Irawati並同意，未來每年本館植物園得就該園出版的Index Seminum所列830種中任選30種進行交換，本人回國一個月後也寄出首批交換種子，Bogor植物園也已收到17種採自本館植物園區的材料，希望透過平等互惠，維持長期合作關係，也期待館方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支持，畢竟經營一個國際網絡需要時間和耐心，長期投入才會有一點成果，強調速成或是政策幾年一次大搖擺，不如現在就喊停，免得浪費人力物力。
雖然印尼社會整體經濟條件不如台灣，但植物園的經營管理仍有其一定水準，我在園區採種過程中，剛好遇到一位現場人員在勘查前日午後因暴雨倒下的一棵樹，發現他是帶著詳實的紀錄表而來，Collection Registeration部門負責人Ir. Rismita Sari曾讓我看過類似的植栽編號及分區名錄，因此我雖然不懂印尼文，無法與他溝通，但一眼就知道管理人員是根據名錄進行現場作業，這種管理上的標準作業程序，只有3.5公頃的我們，到今天都還做不到，現代化的管理是我們缺少的
5、Herbarium Bogoriense和Cibinong科學中心：
標本館雖然不是此行的重點，仍請植物園協助派車前往查閱秋海棠科標本，Herbarium Bogoriense（BO）館藏200萬份標本，是南亞地區最重要一座標本館，馬來西亞植物誌重要主編C. G. G. J. van Steenis所採的標本除萊登（L）之外，Bogor是van Steenis副份標本最主要存放地，因此研究東南亞植物絕對無法忽略Bogor標本館。
跟世界上多數植物園不同的是，Bogor標本館並不屬於植物園，Bogor標本館屬於LIPI的Research Centre for Biology下的植物組，原坐落於Bogor植物園的對街，2007年初遷移到距離Bogor市中心約15分鐘車程的Cibinong科學中心，市區原址現有一座民俗植物博物館，未來全棟樓將改為自然史博物館，僅提供展示教育的功能。
Cibinong科學中心佔地近200公頃，LIPI轄下的許多重要科學研究機構陸續都會遷入此一中心，其中有22公頃的土地被劃作EcoPark，栽植印尼全國低地2200種植物，並會應用大量綠帶觀念大面積綠化本區，部分區域植栽會以島嶼為單位的方式呈現，Bogor植物園也會提供苗木供EcoPark使用，此一中心的啟用可紓解Bogor市區的壅擠，並避掉混亂的交通。
Herbarium Bogoriense是一座設備非常現代化的標本館，由日本政府出資興建，並提供所有硬體設備，進入蒐藏庫最讓我驚訝的是，上百個標本櫃的門上均貼有斗大的日本國旗，並寫下「From the people of Japan」，真是廣告公關作到家，我們政府的援外計畫，不是修路不然就是蓋政府辦公大樓，還沒聽過像日本人一樣捐一座標本館，很有文化水平的做法，會感動印尼的知識份子。不過標本館設備雖然新，管理卻非常不人性，因為一般研究人員是不能任意申請進入標本館，必須有一個接待單位的人陪著你，才能在庫房查標本，也就是當天我看了多久的標本，Bogor植物園就必須有一個人質陪我到底，真要感謝Ir. Rismita Sari小姐的接送與全程陪同。
6、Cibodas 山地植物園：
Cibodas植物園緊鄰Gede-Pangrango國家公園（李，2007），位於海拔2958公尺的Cede和海拔3029公尺的Pangrango兩座火山峰東側山麓，距離Bogor東南方約45公里，雅加達東南方100公里，為雅加達地區重要短程旅遊景點，由於延路人口稠密交通十分擁擠，從Bogor到Cibodas單程約在1-1.5小時之間，假日塞車可能需要3個小時以上。
Cibodas植物園為荷蘭人Jahannes Elias Teysjmann於1852年所設立，原來就是Bogor植物園的一個分部，目前為印尼保育中心所屬四個植物園中的一個，位於東經106°68´南緯6°43´，佔地面積125公頃，海拔1150公尺至1400公尺，年均溫20.51℃，年降雨量2972公厘，年降雨日數181天，比Bogor涼爽宜人，早晚甚至還有涼意，該園設立的目的是在蒐集印尼熱帶中高海拔地區物種，及世界各地溫帶植物。
Cibodas之行首先要感謝Bogor植物園提供往返車輛，及代為安排食宿，上山沿途幾乎見不到原始植被，Java島的破壞真是讓人怵目驚心，從主要公路到植物園入口，約3公里路程的兩旁，販賣苗木草花的苗圃林立，如同彰化田尾，據植物園的人表示，此處是雅加達地區園藝花卉的重要產地。

根據資料Cibodas植物園共收集了5313個活體，分屬524屬162個科，其中有幾個重要蒐藏，包括澳洲植物，以南洋杉科及油加利（Eucalyptus）種類最多，植於1866年的廣葉南洋杉（Araucaria bidwillii）是是該園的第一批蒐藏，從山丘最頂端的quest house向下延伸150公尺長的步道，最為壯觀，也最足以顯示悠久的建園歷史，quest house是兩棟非常有特色的建築，出租供一般遊客渡假之用，房子前方有一片龍舌蘭科植物，並可居高臨下俯瞰綿延數公里的草地，我到訪的第一天為星期六，恰好有一個華人家族邀朋友一起到此渡假，知道我從台灣來，特別邀我入內參觀，他們告訴我租用quest house一個房間一晚接近台幣一萬元，整棟房子一晚大概要3萬台幣，這恐怕不是一般印尼百姓付的起的價錢。
園區位在起伏的山坡上，中間還有幾條溪流穿過，下谷地再上坡走起來格外辛苦，園區保留大片開闊綠地，quest house旁的蕨園收集大型樹蕨類和西爪哇物種，由於環境溼度適宜，生長狀況非常良好，一旁巨花蒟蒻比 Bogor植物園長得更高大，另一個谷地則是與日本方面合作新開闢了一座櫻花園，2003年該園也和英國愛丁堡植物園（註2）、BGCI合作進行杜鵑的蒐集，未還將會開闢杜鵑園，Cibodas的分區標示和Bogor使用相同系統，植物園共有200位工作人員，人數同樣龐大，園區遼闊乾淨，舒適景色宜人，即使是假日也沒有見到擁擠的人潮，和牆外的環境相比如同兩個世界。
我到Cibodas恰好是假日，唯一會講英文的是一位曾留學荷蘭萊登大學的Iskander小姐，她幫我提供書面資料，打點好食宿和隔日返回Bogor的車輛之後即放假去了，因為和現場人員溝通困難，此行錯過參觀多肉植物及蘭花溫室的機會。
6、Bali植物園：
結束Bogor與Cibodas訪問之後離開爪哇前往巴峇島，從雅加達蘇卡諾國際機場到Bali需飛行1個多小時，巴峇島屬於印尼東部時區，比爪哇早一個小時，和台灣同一時區，植物園位於島的中央，從機場到植物園需要兩個小時車程。 
Bali植物園面積104.5公頃，行政區劃屬於印尼Bedugual, Baturiti, Tabanan, Bali，位於東經155°26´南緯8°22´，海拔1250公尺至1450公尺，溫度介於11℃-22℃，全年降雨2488公厘，降雨日數高達159天，成立於1959年，為印尼獨立建國後，印尼人自已規劃設立的植物園，同為印尼植物園系統下一員，目前園長為Ir. Mustaid Siregar先生，該園設立主要目的，是負責印尼東部各島嶼山地植物的保育，園中共有16000個活體蒐藏，包含了1500個分類群，分屬320個屬及155個科，除此之另有廣大園區屬於半原始森林，保存了許多巴峇島的原生植物及鳥類棲地，植物園共有員工180人管理這一個遼闊的植物園。
巴峇島擁有豐富豐富多樣的文化特色以及自然的熱帶風情，是渡假觀光的熱門地點，巴峇島植物園也承襲這樣的傳統，在建築及園內設施融入當地豐富的人文特色，最明顯的就是入口大門、賣店，主要道路的大型圖騰，辦公廳舍（圖58、59），quest house為巴峇島的傳統家屋，以及三座廟宇和無數的小型神像，尤其是廟宇和神像並不是裝飾用，常可見到當地居民在神像前進行宗教儀式，是住民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供品、膜拜就在植物園的一個小角落進行著，難怪巴峇島會這麼吸引外來觀光客，植物園的祭祀植物區，適時融入這些在地特色。
（一）Bali植物園的秋海棠蒐藏與展示：
秋海棠種原蒐集是本次訪問另一個重點工作，Petermannia是本館最欠缺的一群秋海棠，Petermannia的分布中心就在東南亞，印尼為最重要的國家，然而卻是研究最少，資訊最不清楚的地區，因此希望可以建立長期合作管道，補齊此類群材料，以便進一步做研究。
依據植物保育中心的規劃，巴峇島植物園為印尼秋海棠的蒐藏與展示中心，因此當我第一次與Dr. Irawati聯繫時，她同時將信函轉給巴峇島植物園秋海棠的主要負責人Ms. Tuti Siregar，她是Bali植物園園長Mustaid Siregar的太太，Bali植物園海拔1500公尺，就地理位置，確實有條件成為印尼的秋海棠中心，目前設有一座常設展網室，2008年起將增建一座比現有大兩倍的網室供秋海棠展示，展場的設計和維護管理都有一定水準，原生和園藝栽培交雜，就種原蒐集和研究角度，種原保存溫室（圖62）才是我感興趣，約有印尼原生秋海棠30種，多屬我們缺少的Petermannia組。
Bali植物園將秋海棠列為重點蒐藏，同時也做雜交育種，進行商業栽培（圖63），如此種原蒐集就變得敏感，她們會怕別人成為商業競爭對手，這是正常反應，因此採種就受到諸多限制，不像在Bogor那麼方便與自由，我還是試圖讓對方了解，本館並非營利單位，蒐集種原不過是研究所需，最後該園答應我帶回3種印尼原生秋海棠，但是同意以交換的方式進行後續交流，算是公平互惠，Ms. Tuti Siregar本身並非分類學家，因此多數種類都是依靠別人給名子，目前全世界有幾個秋海棠研究團隊正深入印尼進行研究，仍侷限於蘇門達臘地區，如果能透過當地人協助，也能協助當地人解決基礎的分類問題，依本館與中研院生多中心的合作現況，應該有實力與其他人競爭印尼其他地區秋海棠的研究。
（二）Bali植物園的蘭花蒐藏與展示：
包含公眾展示、蘭花溫室及組織培養實驗室三大部分，共有4400個蘭花活體蒐藏，分屬518個分類群136個屬，公眾展示部分是屬常設展，平時並不特意更換花材，採露天及半露天自然生長方式（圖64、65、66），由於種類及數量均非常可觀，不同時節到訪，觀眾可以看到當季開花的種類，不但自然，亦可減少管理人力。
蘭花種原蒐藏溫室及組織培養實驗室為不對外開放區域，Bail植物園雖然是一座遠離Bogor核心的植物園，但是蒐藏資料基本建檔仍然相當完善，從蘭花種原蒐藏溫室植物擺設、吊牌，即可知道是一座管理完善的溫室，我親眼見到現場工作人員依據表格管理、紀錄各項資料，良好的管理與紀錄是現代科學研究最重要基礎工作。
Bali植物園組織培養實驗室則是在剛起步階段，人員都是由Bogor植物園組培室的Sofi Mursidawati小姐負責訓練，基礎設備比Bogor更加缺乏，組培這一部份的合作，仍應以Bogor為主，Bogor才是真正主導中心，Bali的主管並非研究背景，並不清楚實驗室運作，實際運作的幾位小姐層級又不高，因此似乎許多決策都由Bogor決定，但Bali本身物種也非常豐富，那些材料需要經過組培系統的決定，這類經常性工作彼此如何分工，並不清楚。
（三）Bali植物園的其他區域：
Bali植物園佔地遼闊，除了上述主要參訪區域之外，園區尚有幾個頗具特色展區，如藥用植物園，配合Bali當地豐富多元的文化所規劃的展區，島上印度後裔、印尼人及Bali原住民等不同民族使用的藥用植物也略有差異；Bali島傳統家屋（quest house）及祭祀植物園，quest house提供遊客住宿，所有主、客房配置，家屋中諸神位置擺設均依循傳統，附近則設有和祭祀、慶典有關的植物，Bali島文化多元豐富，可用素材和故事當然不虞匱乏；設在園區的家廟（圖72），這對我而言是相當新鮮，事實上這些家廟都有千年歷史，植物園的設立並沒有強迫這些家廟遷出，反而是與這些私人家族的廟共存，成為植物園特色的一部分，植物園的各項簡介也都標明這些家廟，詳細的折頁甚至撰文介紹，園區的工作人員表示，這些家廟都是私人產業，植物園非常樂於和居民共存，我去的某一天剛好家廟有祭祀活動，植物園的人帶我去參觀，主人看到我是園方的客人，還特別用不是很流利的英語跟我解說祭祀的流程。
（四）苗圃：
Bali植物園仍保留廣大半原始狀態森林，因此每年產生大量枯枝落葉，園方利用這些免費的材料生產堆肥，除供苗木生產所需要的肥料外，也公開對外販售，所得經費足供聘僱四位生產肥料專職人員薪水，堆肥生產淡季該人力可支援苗圃作業，苗圃員工薪資，同樣是靠生產綠化苗木對外販售所得支應，因此園區許多部門都是自給自足，秋海棠的蒐藏會朝向商業生產發展，跟植物園的經營方式應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情形和Bogor的感覺非常不同。 
三、訪問心得：

此次訪問共造訪了印尼四個主要植物園中的三個，包含兩座百年以上的老園和一座50年歷史的新園，前者為西方殖民時期的產物，後者為印尼獨立建國後印尼人自行建立，發展歷史不同，設立的目的與動機更是不同，但經營至今天卻發展出一套共同的語言，那就是植物園是物種區外保育最重要的中心，不只印尼如此，全世界皆然，只是像印尼這個物種歧異度如此之高，破壞又這麼嚴重的國家，植物園當然扮演更吃重的角色。
荷蘭透過東印度公司統治印尼長達三百年，香料、熱帶果樹和龐大的雨林資源是殖民統治者最重要目的，Bogor和Cibodas植物園設立的原始動機當然和這些經濟榨取密不可分，但時至今日卻已經變成印尼人的資產，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要佩服這些西方殖民者的眼光和氣魄，不論規模、位置、蒐藏內容及經營管理都非常有遠見，後繼者也都能在前人基礎上更上層樓才有百年大業，一份園區現地調查的基礎名錄，一百多年後還可以使用，經歷多少人的堅持，拋棄個人好惡，多數時候經營管理不過就是選擇，選擇的結果不見得是對與錯，植物園的經營多數時候惟有堅持才是對的，而且只有時間才能證明堅持是對的，印尼整體社會現代化程度不如台灣，植物園外輕易可見髒亂、吵雜、貧窮的市民社會，但植物園的經營卻宛如兩個國度，園區乾淨、整潔，植栽管理整整有法，交換作業、植栽名錄一清二楚，跟一流植物園的作業毫無不同。

我們有一座熱帶雨林溫室，展示、科教是它主要的功能，Bogor植物園已經同意每年跟我們交換30種植物，如果長期下來，我們應該有機會展示許多台灣地區獨一無二的亞洲雨林植物給我們的觀眾，這次我特別前往蒐集龍腦香科植物，就是因為這科的植物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在溫室解說過程常常傳達生物多樣性及熱帶雨林生態保育的觀念，但竟對距離我們最近，每一個人生活都會發生關係的熱帶雨林樹種視而不見，亞洲的熱帶雨林，龍腦香科是最優勢、最典型的雨林樹種，龍腦香科植物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台灣的家具、合板工業曾經大量使用印尼出產的龍腦香木材為原料（俗稱南洋材就是以龍腦香科為大宗），出口賺取外匯，但也因此被批評破壞熱帶雨林，讓台灣帶來負面的國際形象，這些都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史實，應該是博物館要傳達給觀眾的重要訊息，一株活體龍腦香科植物的展示及解說價值，絕不亞於10種的鳳梨、百種天南星，因為觀眾可能沒養過奇花異草，但是生活在台灣卻很難沒有用過龍腦香科植物的製品，更不知道這些製品是砍伐熱帶雨林而來，由於龍腦香科喜愛高溫高濕的特性，台灣冬季溫度過低，栽植並不容易，但是基於展示教育的價值，我們不應輕言放棄，因為它隱含太多生活、生態和值得我們反思的故事。
印尼國家經濟狀況不如台灣，植物園雖然是政府部門，增加財政收入仍然成為經營管理重要一環，因此除了門票收入，販賣綠化樹苗亦為另一項財源，育苗工作除了有形的報酬，還有許多無形的價值，包含綠美化、物種保育、環境教育，植物園豐富多樣的蒐藏，生生不息的種原，如不加以培育，不過年復一年消失於無形，透過有計劃的培育販賣，流入市民社會，稀有植物也可以是家中宅院的美化植物，這是Bogor植物園販賣苗木多年後的意外收穫。
Cibinong Bogor植物標本新館讓我見識到日本人的眼光，台灣援助邦交國的計畫，不外公路交通、政府大樓不然就是中小學，日本人捐助的標本館是廣義博物館的一環，是文化建設的一環，是足以打動印尼社會菁英的投資，Bogor標本館的典藏量高達200萬份，是全世界研究馬來西亞植物區系的重要入門磚，看到每個標本櫃上的日本國旗，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眼光，從LIPI的研究申請表可以發現，日本學者組織團隊進入印尼進行研究的比例相當高，我們除了經濟南進的口號之外，對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的了解恐怕相當有限。
台灣的農業生技產業非常發達，我們現有的技術優勢和Bogor植物園豐富種原應有互補需求，以本館組培室蘭花、秋海棠蒐藏為例，有許多繁殖經驗可提供對方參考，如果彼此有合作關係，我們技術及經費支持，也可以透過這個管道合法取得種原，不但對亞洲地區熱帶物種的保育提供正面貢獻，對我們現有產業和國際形象也有幫助，台灣蘭商到處蒐刮野生物種，取得的過程值得探討，惟有透過合作互惠才是正途，博物館或是相關政府單位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
Bogor和Cibodas植物園都是西方殖民的產物，歷史經驗和時空背景與我們大不相同，但是開創者的眼光和胸襟是我們要學習的，因為他們清楚了解印尼的條件和植物園設立的目的？我們植物園開園不到十年，空間和管理的窘境早已浮現，活體的蒐藏展示跟本館的經驗完全不同，5公頃不到的面積，高舉蒐藏、研究、科教、展示四面大旗是否恰當，是否該停下腳步有所取捨，了解現有條件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要什麼，長期發展才會真正有所得。 
由於印尼資訊較為缺乏，接洽訪問過程幸獲國內師長及日本友人引薦，才得順利成行，印尼是一個幅員遼闊分散，而且生物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但是政經局勢及社會治安較不穩定，如無當地機構協助，幾乎寸步難行，甚至有人身安全的顧慮，此次到訪蒙Bogor植物園協助，才得在當地依計畫活動，足見國際網絡何等重要，本館開館紀念特刊有關收藏之近、中、長期計畫目標提到，除中國大陸外「亞洲其他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均屬熱帶雨林，動、植物資源豐富，且島嶼多，種族部落分歧大，是採集收藏的對象」，如果沒有當地機構協助，合作的人際網絡都未能建立，談人員到野外採集，還有漫長的距離，所有計畫都會變成長期計畫，但是希望不是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計畫。 
活體蒐藏另一項需要克服的難題是檢疫，這一次蒙防檢局總局於行前來館檢視我們的隔離設施，並回覆核可函件。

四、建議：

1、 印尼政府為保護它們的自然資源，因此對研究採集活動設立嚴格審查機制，因此在印尼從事研究工作需上網先向LIPI提出申請，特別是野外的採集活動，必須提出研究計畫，再經LIPI的審查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Dr. Irawati為委員之一），通過後根據LIPI核發的許可證，再到欲採集地的林業單位申請許可，因此需要耗費相當的時間，所以短期的採集，扣除交通、LIPI的許可證及地方林務單位的核可，幾乎很難成行，這是未來擬赴印尼採集研究的人員需要注意的。
2、 許多廣為人知的雨林植物來自美洲，是因為美國科學家長期研究中南美，才有如此豐碩成果，台灣為東亞一員，亞洲熱帶雨林的生物資源如此豐富，一個國家級博物館應建立自己區域影響力，著力周邊自然史的蒐集與研究。

3、 考量有限的人力物力，不可能全面性的前往印尼採集，初期應該可以跟Bogor植物園合作，選擇印尼的一個小區域、一個島或是特定主題，進行長期的調查研究，由我方出資，成果共享。

4、 雙方種原交換已經開始，這項工作未來仍會持續，也透過出版品讓他們多了解我們，Bogor植物園對我非常友善，溝通渠道也已建立，但是以該園豐富的資源，彼此的合作應該不止於此，期待館內高層也能親自到Bogor植物園一趟，不同層級應該會有更多不同的合作構想。

5、 從百年歷史植物園的經驗，後勤管理系統的加強，是我們未來發展的當務之急。
6、 本館組織培養實驗室的各項水準應是在Bogor植物園之上，該園這一部分還在起步階段，如能提供技術支援，或是提供來館研習機會，可進一步合作，透過這個管道，亦可合法取得蘭科植物種原。
7、 Bali植物園雖然是印尼秋海棠的種原蒐集中心，但是該園並不進行野外採集，而是由別人轉贈而來，加上以商業生產為目的，和我們的需求不同，因此採集研究部分應另選其他合作對象。
8、 推動建立一套針對科學研究材料的檢疫制度當是首要工作，否則花再多力氣，把關的防檢局故意拖上3、5天，活體變屍體，當然沒有檢疫的問題。

註1：Dr. De Vogel, E. F.曾於數年前來台參加蘭展並發表論文，會後經彭前副館長大力推薦到本館植物園短暫停留參觀，由本人負責解說接待。
註2：英國愛丁堡植物園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杜鵑活體蒐藏，曾長期派人前往喜馬拉雅、中國大陸進行採集，70年代亦曾派員來台採集台灣原生杜鵑，對東亞杜鵑的研究最為深入，該園杜鵑活體展示非常豐富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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